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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诗 苑

春日 ( 国画 )        �     利有成

冷水铺的美好时光
□ 刘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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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冷水铺，我是熟悉的。我知
道哪家门前的香椿树拴着水牛，哪一
畦望天丘的红花草没人去收割，哪块
田的水稻长势喜人，哪面坡地的小麦
要中耕除草施肥。日头爬得老高，在
社公弄的拐角处，那棵掉光叶子好几
年的老柿树，干枯的枝桠悄然长出嫩
芽。我同样知道，靠近村头三直泥瓦
房的池塘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正
在撒网打鱼。

他是石头公，我的隔壁邻居，正
穿着水衣水裤，站在池塘的浅水区，
将渔网向前甩开，渔网落到水面，轻
轻没入水中，等两根系着渔网的竹竿，
戳到塘底的淤泥，两只手抓住竹竿抖
动起来，清澈的水变得浑浊，一圈圈
散开，哗啦啦的响声，惊动水中的鱼
虾乱窜。十来分钟后起网，渔网离开
水面，一串水线溅起晶亮亮的水花。
网兜里，一斤多重的塘鲺、三指宽的
鲫鱼和一些泥鳅、小虾、螺蛳，挤挤
挨挨，扭动身子挣扎着。石头公见了，
胡子拉碴的老脸舒展开来……

石头公将渔获倒入鱼篓，正要再
撒一网，元清走过来，叫他回去吃午
饭，拎起鱼篓转身就走。石头公知道
女婿心疼自己，脸上笑意更浓，收起
渔网，扛在肩头，往家走去。

元清提着鱼篓进了厨房，递给婆
娘水凤收拾。石头公收拢渔网，抖一
抖水，顺手摆在后院的矮墙上晾晒。

片石砌的矮墙上，摆放着十来个
竹簟、竹匾，晾晒着青钱柳、艾蒿、
青蓬、车前草、香椿子、栀子、葛根、
铁皮石斛等野生草药。石头公祖上是
有名的中医，父辈时家道衰败，等传
到他这一辈，许多医术已经失传。邻
里乡亲但凡有个头疼冷热、伤筋动骨
什么的，石头公总是热心救治。

撩开后屋通往厅堂的竹帘，拐进
厅堂，石头公端起竹案上的茶碗，拎
起陶瓷茶壶，倒一碗冷茶，仰头咕噜
咕噜灌进嘴里，左手惬意地摸摸肚皮，
右手背抹去嘴边的茶渍。

石头公转过身，看了一眼屋檐下
樟木柱头边的竹椅上坐着的女人，心
里隐隐生痛。女人才五十出头，却像
七八十岁的样子，头发花白，驼背，
鸡爪似的手不停地抖动。女人瘫了十
多年，石头公却爱莫能助。水凤端了
一碗鸡蛋花，正拿着竹瓢羹一勺一勺
细心地喂母亲吃。

石头公夫妇只生了水凤一个囡
妮，长得水灵。水凤到了该出嫁的年
纪，媒婆何仙姑介绍石头公去灵山脚
下的冬毛窝李冬瓜家招亲，一眼就相
中了元清。元清是家中的老大，下面
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元华到广东东莞的
电子厂打工，二弟元水跟田坂村的张大
头学做木匠。一家人住在两间土坯屋，
穷得叮当响。元清实诚、能干，三十多
岁了，还打着光棍。双方老人一拍即合，

当即为子女定下亲事，一年后，元清
做了上门女婿。谁想命运捉弄人，元
清和水风头胎生了个囡妮，取名金花；
两年后生了二胎，还是囡妮，取名银
花；又过了两年，心有不甘的夫妻俩，
又偷偷怀上了，结果生的还是丫头片
子，夫妻为此抱头大哭。生儿子延续
香火的希望彻底破灭，元清将小女取名
招弟，以作心理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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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描写故乡
的。于我而言，这个生活了近二十年的
赣东北小村庄，一切是那么熟悉，不管走
到哪里，她总是不经意间在我的生活中
进进出出，像母亲用甘露滋养着我。

我经常用钓鱼的方式消磨惬意的
时光。晌午，整个村庄安静下来，村
民都午休了，他们得养足体力，下午
还要到田地劳作。鸡们狗们不叫不闹，
待在檐下、草垛、树荫下打盹。我戴
上草帽，端着一把小竹椅，坐在池塘
埂的樟树底下钓鱼。

老樟树虬干盘根，枝繁叶茂，轻风
吹来，阳光从浓密的树叶缝隙漏下来，
仿佛美妙的《天鹅湖》舞曲，让一塘水
面泛着粼粼波光，充满了诗意的宁静。
我似乎听到了鱼的心跳、水的呼吸。

像这样占地两三亩的池塘，村里
还有五六口。年初，生产队往池塘里
放养鱼苗，大都是草鱼、鲢鱼、青鱼、
鳙鱼，生产队专门安排劳力打鱼草喂
养。家鱼喜欢吃池塘里的青苔、浮萍、
金鱼藻等绿色浮游植物，长膘快。轮
到我负责打鱼草时，就拿着镰刀，挑
了竹畚箕，去到泥田、沟渠边或者野
外的草地，割来苦草、菱草、轮叶黑藻、
黑麦草，鲜嫩的渔草撒到池塘里，鱼
儿就会游出水面，穿梭于青草间，嘴
巴一张一合，咬住了青草，便摇头甩
尾没入水中。到了年底，大伙架起水车，
抽干池塘的水，捕捞上来的鱼，作为
集体收入弥补村子的支出，一部分按
照人头和贡献的多少，分给村民们。

我用细毛竹做钓竿，用尼龙线做
钓鱼的丝绳，用鹅毛做鱼漂，用大头针
做钓钩，用米粒、蚯蚓、渔草做钓饵，用
牙膏壳的铝皮做坠子。钓鱼是个细活，
性子急不得，要心静，张弛有度，既不
能盲目用力，也不能无端泄劲。我熟
练地将一条活的小蚯蚓挂在鱼钩上，
朝前方五六米开外的水面抛出去，挂
着鱼饵的钓钩沉入水中，鱼漂浮在水
面，我屏往呼吸，静静等待鱼儿上钩。

等了十几分钟，看鱼漂纹丝不
动，我轻轻拉一拉钓绳，紧一紧，又
松一松，鱼漂顺带动一动，呼吸之间，
水面又恢复平静。鱼饵是活的蚯蚓，
七八分钟后，我提起钓竿，看看鱼饵
有没有脱钩，如果脱钩了，就挂上新
钓饵，如果没脱钩，就固定好鱼饵。
又往前方水面撒了一把米粒做诱饵，
再将钓线甩出去。也许撒下去的米粒

起了作用，过了好一会儿，鱼漂微微
往水下动了动，我的目光盯着水面上
的鱼漂，心里有点期待，有点紧张，
右手紧紧地抓住钓竿，手心也有了微
汗。片刻之后，突然感到鱼漂一沉，
我猛地一提，鱼竿完全成了弧形，终
于钓上来一尾三指宽的鲫鱼。我麻利
地往回收住鱼线，将挣扎的鲫鱼从钓
钩上取下，放进鱼篓。整个下午，我
钓了不少鲫鱼、泥鳅和虾，出乎意外
的是，用鱼草做钓饵，竟然钓到两条
一斤多重的草鱼。草鱼是生产队放养
的，自然不能拿回家，就算没人看见
也不行。虽然舍不得，我还是将草鱼
放回池塘。它们似乎懂了我的心意，
轻快地摆摆尾巴，瞬间潜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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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铺村子不大，姓氏倒不少。
元清姓李，三十几户人家中还有刘、
陈、郭、余、严、汪、王、姜、叶等
姓氏。发源于畚斗坳的龙溪从村庄中
间流过，龙溪往上是生产一队，龙溪
往下是生产二队，一个生产队十五六
户，两个生产队分分合合，生产队长
基本上在李氏、汪氏、王氏中产生。

元清当生产队长时，做了件得民
心的事。他带领全村，在黄源大队管
辖的界口塘、杨梅塘、黄源、冷水铺、饶
家、石塘坳六个自然村中，最早通了有
线广播。当时，水泥电线杆、广播、喇
叭、电线、安装事务由公社负责，村里
负担打洞、竖电线杆、出劳力及承担部
分资金。上横公路、饶茗公路在村头
喇叭口分叉，砂石路向右转一个弯，去
往湖村、茗洋；砂石路向前直走，通往
七一三矿、坑口、横峰。枫岭头公社距
离冷水铺有八九里路，水泥电线杆需
要五六十根，尽管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不小，元清和村支部因地制宜，充分利
用村里毛竹、杉树丰富的优势，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他安排奀奀、金仔、才
才、讨饭仔、胜佬、旺叔等人去朱苏坞
砍毛竹。朱苏坞有十多亩毛竹林，苍
翠挺拔，很多已经成材，可以砍下来销
到市场，弥补经费不足。

小满那天大清早，元清叉开两只
脚，坐在门槛上，将柴刀磨了又磨。
直到刀刃溢出白森森的寒光，元清用
大拇指在刀刃上试了试锋，指腹感到
一凉，他满意地笑笑，这才用抹布揩
干水渍，插在捆在腰背的棕绳上。

生产队安排留守的老头、老妪在
家中烧饭、照看孩子，男人去山上砍
毛竹，妇女担着竹畚箕、竹扁担将剃
下来的竹梢，一捆一捆绑好，挑回家
来。毛竹是个宝。春笋、冬笋拿来食用，
吃不完的笋，晒干储藏，或者拿到市
场上卖，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篾匠
就地取材，用毛竹编制筲箕、竹蒸笼、
炊帚、竹畚斗、竹耙、箩筐、竹笠、
竹匾、竹背篓、竹簟、竹席、竹床、
竹凳、竹躺椅、砧板、茶杯垫、竹窗帘。

为防止毛竹被盗伐，村里在山上搭了
竹棚，派劳力轮流值守。元清又安排
寿佬、泉佬、德乾叔、金寿、家良、
家忠去畚斗坳砍杉树。畚斗坳的杉树
长得郁郁葱葱，松子、松菇是美味的
食材，松木是盖房子、做家具的上好
木料，村民看得和命一样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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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过后，天气变得湿润起
来，人们能感受到燥热中多了一抹清
凉。不知不觉中，时序进入八月中旬，
水稻抽穗，开始它的盛花期。这时，
稻壳张开，水稻的柱头探出去，花粉
炸裂后，发育成熟的花粉在空气中飘
散，落在柱头，水稻完成授粉，自上
而下依次开花，日渐结出饱满的稻穗。
也有一些稻花落在稻禾根茎下面的黑
泥里，一些漂浮在稻田的水沟中。秋
风起，稻浪滚滚，在稻花香里，棍子
鱼、泥鳅、小虾、田螺、青蛙、石鸡，
这些大自然的生灵，静悄悄地成长。

公社的水泥电线杆准备好了，元
清安排村民打洞竖电线杆。那些日子
里，在沿着马路边的田坂上，全村齐上
阵，妇女送饭送水，男劳力用铁锹、镐
头挖掘电杆坑，每隔50米挖一个坑洞，
再用平板车将电线杆搬运到安装的地
点。有的坑洞离大路较近，由四个男劳
力用竹扁担抬着电线杆过去，坑洞离大
路远的，由六个男劳力用竹杠抬过去。
在电工师傅的指导下，用滑轮、绳索、
杠杆，将电杆竖立放入坑中，确保垂直
和稳固。电杆立好后，大家用挖出的土
回填坑洞夯实。电工师傅在电杆上安
装横担和绝缘子，为架线做准备。为了
让村里早日通上广播，电工师傅也很给
力，起早贪黑，使用滑轮和绳索将电线
拉紧，固定在绝缘子上，连接每一根电
线杆。最后，进行连接和通电测试，确
保广播线路的正常运转。

腊八节那天，各家各户通了有线
广播。元清心中高兴，吩咐会计杀年
猪庆贺。在农村，过年、嫁娶、孩子
满月过周、盖房子上梁等红白大事件
都会杀猪，每次杀猪，整个村子陷入
一片欢腾，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就像
通广播这样的大事，生产队长一声令
下，男人杀猪、放血、刮毛、灌肠，
女人劈柴、烧水、炖肉，小孩快活地
在四周跑来跑去。当天，村庄敲锣打
鼓放鞭炮，喇叭悦耳、唢呐悠扬、响
器动听，广播响起喜气洋洋的歌曲，
全村摆了二十多桌流水席庆贺，大伙
吃大块肉，喝大碗酒，尽兴得很。晚上，
公社文化站电影队来慰问，放了电影
《刘三姐》和故事片《甜蜜的事业》，
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

通了广播的冷水铺，人们的生活
中多了几分精气神。清晨六点，在《东
方红》序曲中，村庄开始一天的美好
时光，晚上九点，又在《大海航行靠
舵手》的金曲中进入梦乡……

无花果（外一首）

□ 黎奕彤

将自己挂在枝头
任春天引诱我复活

眼下，春风未满
就有无数阵细雨倾落
拨乱许多心事，桩桩件件
先是郁金香凋谢，再是虞美人
然后，海棠、鸢尾和三角梅

而我粗粝地生活，偶尔模仿春风
之手

抚摸自己表皮，柔韧的青色
我对自己没有期待，只有信任
每 到 夜 晚 ， 一 颗 一 颗 收 集 仲 春

之 雨
取下残挂在枝头，絮状的风
敛入腹部，酿一枚深知春色的果

答客问
□ 林贤治

何必问
我是怎样走过来的

而我
早 已 望 见 你 一 样 凹 凸 不 平 的 峰

巅 了
你的皮毛比歌声苍老
你失去那么多
青春，自由，乌亮的额发
连同妻的眼睛
得到是一根为我所没有的拐杖
二十年，你用它支承
废圮的脊柱和
倾斜的生活
呵你的嗓子真好
宏大如蒙古马的嘶鸣
然而我的歌

蜿蜒流出嘴唇就被厉风吞没

即使仰脸
满头都是星空
蓝色于我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 蓝的是水
天空可以汲饮
绯红的流霞可以拌芨芨草嚼食
幻想是不可缺的
幻想也是食物

那么就不必问怎样走了过来
黄沙漠漠
走是宿命

让我们饮尽天空

有雾。于是水灰色的手掌
拢住一点绿，潮湿且没有偏移
仿若去年此地
浇湿十年如同浇湿一日

雾深了。面对庞大的生活
春雨也只是呈现同样庞大的灰色
只有你在辨认灰色与灰色的不同
指认一绺垂下的相思柳——
为塞壬海妖

我承认，一个细小的人
已被雾淋湿——
背起雨水的过程，有更深的春意

于是当雨水落下，尤利西斯的一生
就等同于奥德赛的一生
春天终将过去。但……
除了此刻，脚趾盖的一小面湿
除了她遗落的一盒春雨
还有什么可以捡拾？

春雨一盒

铁轨上的黄昏
□ 容  浩

� 乡村一角（AI图片）

埋头于音乐之中，鼓点
是我想要的，词也是
它们像电子剧烈地撞击

它们看见列车追赶夕阳
乌鸦心怀闪电
电线维系着这个世界

我也要唱起来
独立的歌者，眼窝里
有一滴水

关于青春的热望和情话
穿过蓬勃的田野
长在水稻的腰上

火车很快，消逝很美
朋友啊
如果你看到这首诗
就是我在写信告诉你
我们的瓶中
有玻璃做的恒永
铁轨上有温暖的黄昏

爷爷爱养猫
□ 杨小敏

爷爷喜欢养猫，一辈子都是。
以前生活在乡下，老鼠很猖獗，

所到之处都有这些家伙的足迹，不
是衣服被咬破，就是稻谷被偷吃。
最可恶的是到处都是老鼠屎，俗话
说：“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
更何况不只是一粒？人们对它们恨
之入骨，巴不得剥它们的皮，抽它
们的骨。这个时候，人类的好帮手，
猫这种动物出现了，猫捉老鼠的本
领强着呢！

或许如此，爷爷从村民手中买回
来一只小猫，那是我自懂事起，家里
养的第一只猫。毛色黑白相间，油亮
油亮的，四根雪白的小短腿。爷爷说，
脚雪白的猫叫作“四脚踏雪”，是“治
鼠猫”，很难遇到。或许，它和爷爷
有缘吧，这样的猫的确是一只好猫。

爷爷把这只小猫照顾得无微不

至，养得胖胖的。说来也奇怪，我从
未看见它捉过老鼠，但是家里连一根
老鼠毛都没有见过。原来真的如爷爷
所说，这是一只“治鼠猫”。它伴在爷
爷身边好些年，从小猫变成了一只老
猫。可惜，它在捉那只吃了老鼠药的
老鼠后，只咬了几口，就再没站起来。
一向坚强的爷爷，那次眼角挂着泪。

后来，家里又买了一只黄白相间
的猫。这是一只母猫，别看是母的，
可凶呢！就连我的家人也休想摸一摸
它，每当我们一靠近，它就弓起身子。
听说猫不想人们摸它的时候，就会弓
着身子。这只猫虽是凶了点，但捉老
鼠厉害，飞檐走壁的，老鼠看到它瑟
瑟发抖，无处可逃。爷爷对它就像对
待自己的孩子，猫碗里总放着大块的
鱼肉。这只母猫很争气，产崽也多，
爷爷最终还是把这些小猫卖掉了。他

说：“一山不能藏有二虎。”这个“虎”
或许指的是猫吧。

猫也同人一样，生命自有规律，
这只母猫最终还是到了“喵星球”。
对于它的离去，爷爷没有之前那只“四
脚踏雪”猫离去时有感触，他安安静
静地把这只猫埋在屋后那棵相思树
下。爷爷斑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着，
我看见了他不再年轻的脸庞。

爷爷在的时候，我家一直养着猫，
每次喂猫都成了爷爷的必修课。无论
是下地干活，还是上山采草药，猫必
定会跟上他。爷爷走到哪，它就跟到
哪，十足的“小屁虫”。我记不清家
里养过多少只猫，也不知道爷爷是什
么时候开始变老的。他老得腿走不动
了，腰直不起了，脸上的皱纹诉说着
岁月的沧桑，花白的胡子道尽世间的
冷暖。即使走不动了，爷爷依然端起

猫碗耐心地喂养他的“小伙伴”。这
也是最好的陪伴吧。对于中年丧偶的
爷爷来说，或许从猫的身上看到了那
个曾经熟悉的身影。那只陪爷爷走到
最后的猫，竟然离家出走了，我最后
看见它的那一天，它站在村口凝望
着这间熟悉的老屋，嘴里发出低
沉的哀叫。我甚至看到它的眼里
有泪水，然后它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没过几天，爷爷因病离开了
我们。后来，我们在草垛里发现了
这只猫，它究竟是怎么死的，又是什
么时候死的，已无从考究。或许，它
早有预感，要陪着它的主人。

自此之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
猫。我相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灵性。
每当看见那些猫，我是总会想起爷
爷，想起那个走过艰辛岁月依然坚强
善良的人。

我相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灵性。每当看见那些猫，我总是会想起爷爷


